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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老是“整词儿”
吴敬琏是著名经济学家，因为他是我们金陵中学校友，所以有关他的消息，我都很关注。从12月5日微信中获悉，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、网易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，93岁的吴敬琏荣获“2023年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”称号。我为吴老骄傲，更为他几年前所写的文章感动。他在《国家养那些“整词儿”的专家有何用》一文中说：“中国经济研究中的‘整词儿’现象值得注意，什么框架、重构、供给侧、需求侧等等，过一段时间就出现一堆新词儿，但问题还在那摆着。……为什么整词儿？因为要‘显得深奥’，用大家或领导过去没听说过的‘词儿’，以表示自己的研究是深刻的，学问是渊博的，但整完词儿就有解决方案吗？”他严肃指出：“这是中国经济研究的悲哀——理论到了无视现实的程度。”
我不懂经济，但他所说的现象，使我联想到教育界的“整词儿”。一是课程标准中的新词。七年间，课标改了三次，2022年的语文新课标中冒出了不少新词，如核心素养、大单元、任务群、专题阅读、整本书阅读等等。二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的新词，如教育集团化、全域高新，等等。三是基层学校把教师分为骨干教师、优秀教师、出色教师，甚至还有领衔教师、卓越教师。四是对教师的评价出现了一堆虚头巴脑的词，如春风化雨、沉心笃定、步履坚定，等等。我想，整出这些词的专家和领导，其初衷肯定是好的，都是为了“与时俱进”，把教育发展引入“新阶段”。问题是，这些新词儿的含义是否清晰，表述是否准确；更主要的是，新词儿出来了，问题还在那儿摆着，并没有解决。
众所周知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不知制定新政策、新规则的人有没有对基础教育现状做过认真的调查。我记得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面对十年文革留下的文化滑坡和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，语文教改之路到底该怎么走，大家一时不知所措。当时的人民教育出版社，花大力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调查，组织专家出了一套包括语知、阅读、写作的试题，对两个省、几十所中学（城乡都有）进行测试，最后将阅卷结果汇编成一本书，向全国发行，让大家了解学生存在的问题，以及改进、提高的途径。这为以后十年以上海、北京为代表的语文教育改革热潮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这个经验值得记取。
眼下不少人，沉不下心来，什么事都想速成，都想搞得热闹，生怕别人不知道，更怕别人说自己没水平，这是一种时代病，更是搞教育的人最忌讳的做法。我认为，不管整什么新词，提什么要求，事先一定要作一番调查，看看是否符合实际，是否能推行。比如“整本书阅读”，这无疑是值得提倡的，但真要做到，学生有时间吗？一线老师又是怎样处理的？如何保证效果？再如“任务群”，这个概念本身有没有不妥？学生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老师又是如何操作的，存在什么问题，如何改进？“整词儿”并非绝对不行，但是不能让理论无视现实。现实是什么？现实是绝大多数人的实践经验和他们所掌握的常识。常识不变，观念也基本上不会变。真正的高手，不是整词儿，而是敢于并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，并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可靠办法。
教育是慢功，急不得；教育重过程，靠积累。切勿把精力花在整词儿上，而应从师生实践出发，走稳走好每一步。
不必有特色，但求能正常
杨东平是著名教育专家、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。有人采访他，请他谈谈对日本教育的看法。他说，日本的教育就是正常的教育，或者叫教育正常化。“中小学教师都是公务员，都一视同仁。没有什么特色，也不主张什么特色。没有标语口号，没有评比检查，所有这些都没有。我们中国学校司空见惯的名牌学校、创优，所有这些都不存在。日本是一个严格的依法办学的国家，没有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，没有重点学校这一说。它特别体现在一种制度设计。校长、教师每6年轮换一次，由教育委员会重新分配，所以学校没有自己的目标，就是日常的、正常的学校。相对而言，教学设施比较陈旧，现代化程度、先进程度，远远不如我们现在中国大城市的学校。它的每所学校就是朴素自然的面貌。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，但我们却忽略了。”谈到学校要不要搞特色，他说：“基础教育，你的培育目标、教育内容、教育大纲，都是国家统一规定的，为什么每个学校还要另搞一套，还要搞自己的特色呢？这不是很合理。”他主张，让教育本身正常一点、简单一点，让学校回归朴素和自然。
22年前，我曾访问过四所日本中学，所得印象跟杨先生所说完全一致。总的来说，日本的基础教育很规范，很朴素，很正常。我只想补充两点：一是日本很重视体育，在严格的苦练中培养孩子的意志力和纪律性；二是日本很注重规矩，如严格遵守时间、讲究文明礼貌。这都值得我们借鉴。
中国的基础教育，因国情而带有自身的特点。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掌握，是很有成绩的，但教育理念、办学方式存在不少缺憾。我们标语口号太多，评比检查太多。说得不好听，我们许多中小学是在不断地折腾中持续地折磨自己，弄得众人身心俱疲。
就拿“评”来说，花样就多得很：（1）对学校的评：有重点学校、非重点学校；评了三星级，又评四星级、国家级；学校之间什么都比，比设备、比环境、比历史、比教师学历、比升学率，等等。（2）对教师的评：有二级、一级、高级，然后是评学科带头人、特级、正高级、省市名师。有些老师评上特级后，办起了“工作室”，上课少了，甚至不再上课，当起了行政领导，这样的特级教师要他何用？（3）对课堂教学的评：有校内公开课、市（区）观摩课、示范课；有市级赛课、省级赛课、全国赛课，眼下有的地方还搞什么“超级语文课”。有些老师因赛课获奖而被评为特级，以致不少老师不重视平时的课而专注于赛课。20年前的赛课设一二三等，后来，三等奖不过瘾了，被取消，而增设特等奖。许多学校在上述各种“评比”中花费了很多精力，投入了大量资源，累得很。不少学校设备先进了，环境优美了，级别上去了，但教育质量并未得到实质性提高，却使学校失去了应有的朴素和正常。当然，这也不能一味责怪学校，因为社会上充斥了“评比热”，不评出个三六九等，决不罢手。学校的问题，根子在社会，缺“制度设计”和“依法办学”。
回到题目上来。每所学校，只要按照国家规定的去做就行，不必搞什么特色。使学校简单一点、朴素一点、自然一点，一切回归正常，重视人的全面发展，应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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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方案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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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严肃指出：


�


这是中国经济研究的悲哀


��


理论到了无视现实的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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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懂经济，但他所说的现象，使我联想到教育界的


�


整词儿


�


。一是课程标准中的新词。


七年间，课标改了三次，


2022


年的语文新课标中冒出了不少新词，如核心素养、大单元、


任务群、专题阅读、整本书阅读等等。二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的新词，如教育集团化、


全域高新，等等。三是基层学校把教师分为骨干教师、优秀教师、出色教师，甚至还有领衔


教师、卓越教师。四是对教师的评价出现了一堆虚


头巴脑的词，如春风化雨、沉心笃定、步


履坚定，等等。我想，整出这些词的专家和领导，其初衷肯定是好的，都是为了


�


与时俱进


�


，


把教育发展引入


�


新阶段


�


。问题是，这些新词儿的含义是否清晰，表述是否准确；更主要的


是，新词儿出来了，问题还在那儿摆着，并没有解决。


 


众所周知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不知制定新政策、新规则的人有没有对基础教育现


状做过认真的调查。我记得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面对十年文革留下的文化滑坡和即将到来


的改革开放，语文教改之路到底该怎么走，大家一时不知所措。当时的人民教育出版社，花


大力组织了一次规模空


前的调查，组织专家出了一套包括语知、阅读、写作的试题，对两个


省、几十所中学（城乡都有）进行测试，最后将阅卷结果汇编成一本书，向全国发行，让大


家了解学生存在的问题，以及改进、提高的途径。这为以后十年以上海、北京为代表的语文


教育改革热潮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这个经验值得记取。


 


眼下不少人，沉不下心来，什么事都想速成，都想搞得热闹，生怕别人不知道，更怕别


人说自己没水平，这是一种时代病，更是搞教育的人最忌讳的做法。我认为，不管整什么新


词，提什么要求，事先一定要作一番调查，看看是否符合实际，是否能推行。比如


�


整


本书


阅读


�


，这无疑是值得提倡的，但真要做到，学生有时间吗？一线老师又是怎样处理的？如


何保证效果？再如


�


任务群


�


，这个概念本身有没有不妥？学生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老师又是


如何操作的，存在什么问题，如何改进？


�


整词儿


�


并非绝对不行，但是不能让理论无视现实。


现实是什么？现实是绝大多数人的实践经验和他们所掌握的常识。常识不变，观念也基本上


不会变。真正的高手，不是整词儿，而是敢于并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，并能提出解决问题


的可靠办法。


 


教育是慢功，急不得；教育重过程，靠积累。切勿把精力花在整词儿上，而应从师生实


践出发，


走稳走好每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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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东平是著名教育专家、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。有人采访他，请他谈谈对日本教育


的看法。他说，日本的教育就是正常的教育，或者叫教育正常化。


�


中小学教师都是公务员，


都一视同仁。没有什么特色，也不主张什么特色。没有标语口号，没有评比检查，所有这些


都没有。我们中国学校司空见惯的名牌学校、创优，所有这些都不存在。日本是一个严格的


依法办学的国家，没有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，没有重点学校这一说。它特别体现在一种制度


设计。校长、教师每


6


年轮换一次，由教育委员会重新分配，所以学校没有


自己的目标，就


是日常的、正常的学校。相对而言，教学设施比较陈旧，现代化程度、先进程度，远远不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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